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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红星照耀中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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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迷雾重重。中国工农红军那场“不可
思议”的大迁徙给后人留下许多回味、考证的
“谜团”。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她的所见
所闻为我们“阅读”那段历史提供了佐证。

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后随红四方
面军长征。在别的孩童还懵懂无知的年龄，她
已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她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
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
等职。

这位九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如今已92高
龄，居住在北京育群胡同一个幽静的四合院
里，安享晚年。她就是开国上将萧华的夫人、
兰州军区后勤部原副政委王新兰。采访中，老
人讲述了80多年前“跑”长征的细节及自己的
人生片断。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

炊断粮”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
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每每
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和旋律，王新兰的眼前就闪
现出丈夫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自己
一唱起这首歌，当年三过草地雪山的王新兰总
是心潮起伏，长征于她记忆太深刻了。

关于长征，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总有一
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出
来的。”在长征胜利30年后的1965年，12首“三
七句、四八开”的系列组诗横空出世，这就是
《长征组诗》。其中10首被谱曲传唱，这就是
《长征组歌——— 红军不怕远征难》。组诗的作
者萧华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晚年，王新兰回忆说：1934年，时年18岁
的萧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
每一个生死考验的场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
斗生活过的战友。面对长征，萧华有太多的话
要说，太多的情要诉。

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之中再生的大迁
徙，那场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战的英
雄壮举，萧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最珍贵的精神
遗产，因而值得大书特书。

《长征组歌》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
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
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
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
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5岁去送信，9岁当红军

“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
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
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挤在看热闹的人
群里，第一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
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向群众领唱这
些革命歌谣的场面，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
威武、好漂亮，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王新兰原名心
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1924年6月，她
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
里。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6岁那年，王新兰
的父亲去世。在王新兰的印象中，父亲常年穿
件青布长袍，举止儒雅。父亲看重读书，王新
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
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个地下党员，在家
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 宏文小学。5岁那
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在这里，王新
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
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于是，军阀
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悬赏捉拿他。王
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躲在一个阁楼上。5岁
的王新兰已懂些事，她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
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
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进驻王家坝，连长
就住在王新兰家。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
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地下党和游击军
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地下党看王新兰年纪
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5岁的她去送信。，

送信要穿过村后一片阴森森的密林，小新
兰一边摸索前行一边提防蛇虫，常吓出一身冷
汗。然而和这比起来，更惊险的是碰到敌人。
一次她走到林边，迎头碰上驻在本村的一个连

长。王新兰急中生智先开口说道：“长官，摸
到这里做啥子？”“烦得很，打只野鸭吃
吃。”“刚才听见说今晚伙上有卤大肠。”她
投其所好。果然，连长眼睛一亮：“真的？”
“哪个骗你。”连长一脸高兴，正要走，又回
头问：“你上哪儿去？”小新兰强作镇定地
说：“猫儿跑了，我来找找。”等连长走远
了，她踩了踩鞋窝里的密信，赶紧撒开小腿跑
进了密林……回想起当时的险境，王新兰仍显
出一丝孩子般的狡黠与得意：“那可是我第一
次撒谎哟，也不晓得怎么那么像。”就是这封
信促成了一次战斗的胜利，缴获了敌人十几支
枪。小小王新兰，为游击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维舟离开那个阁楼后，王新兰的两个哥哥
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
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
地又沸腾起来了。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
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配合红军主
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
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
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大
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十
年后的今日，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盛况还十分
高兴。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
就起了床。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
里，向会场走去。离宣汉城还有好几里路，就
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进
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
声包围了。”

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
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
上的叔叔王维舟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
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
军，被分配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
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
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一会儿跟着
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
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姐姐知道她的
心思，答应她到了12岁，一定能帮她当上兵，
因为红四军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王新兰认真
地对姐姐说，那我谎报年龄，就说是12岁。姐
姐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
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
域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姐姐担心
母亲和妹妹，专门从红四军赶回家，将母亲托
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一起转移。
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个人
了。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
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姐姐没有办
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
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

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
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
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
“孩子，你太小了——— 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
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王新兰
眼泪扑簌簌地流。

忽然，王新兰停下哭泣，大着嗓门说：
“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
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
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
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
清看。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
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
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
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
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在一旁的王心国替妹妹求情说：“白匪来
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来不是等着让
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
小 ， 没 办 法 ， 能 活下来 就 活 ， 活 不下来
就……”王心国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
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
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如今，王新兰还庆
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
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
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
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
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
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
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一天，王新兰返回宿舍没有看见姐姐，就
四处找，却在床板上发现了一个字迹清秀的纸
条：“小妹，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及和
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拿着
小纸条，王新兰哭了起来。

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要在红四军里找一个
文化程度高的人，去给省委书记兼保卫局长周
纯全当秘书，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王心国。
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
己的这个姐姐，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两个同样
在红军队伍里的哥哥及六姐夫（让王新兰痛心
的是，4位亲人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张
国焘的“肃反”运动里）。

1934年秋，红四军开到了四川北部的苍旺
坝。一天，有人捎信给王新兰说，你的母亲就
在附近，病得很厉害。王新兰心急火燎地赶了
30多里路，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见到了
病危的母亲。一见面，母女俩哭成一团。母亲
抚摸着女儿说：“陪妈几天吧。”王新兰只是
哭，不说话——— 部队行踪不定，她来时领导交
待过必须当天返回。王新兰无法开口把这话告

诉生命垂危的母亲。
晚年，王新兰对子女回忆说：“离开妈

妈、走出那间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也
不敢回头，怕在妈妈绝望的目光中再也迈不动
脚步。”这次，王新兰心里清楚，这次相见，
是她们母女的永诀……

“红军娃”挑战生存极限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
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
当年在寒冷的风口上，王新兰打着小竹板，向
路过的部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烂熟于心的顺口
溜。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亲历者越来越少，王
新兰这位铁流小巾帼，她以一名参与者的特殊
身份和女人特有细腻，对长征这影响中国革命
深远的行动有自己客观而翔实的描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
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
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
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
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
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
除了这支队伍，她什么也没有了。说到对长征的
感觉，王新兰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
了地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
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年
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长征
路上，有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可是
过江半个多月，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
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
一天比一天虚弱。这时，还清醒的王新兰不断
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掉队——— 在
这种时候掉队，等着自己的只有死亡。

一天早晨，王新兰挣扎着刚走十来里地，
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扎
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
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没过多久，头发
眉毛全都脱落了。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
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
她。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
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一天，在一
个村子宿营，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
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
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
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
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
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
把月。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
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
了。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肩而过。

王新兰能下地以后，又拄根棍子，拖着红
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那永远也走不
到头的路。王新兰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
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就这样，
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
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

在翻越夹金山时，她们衣衫单薄，身上冻
得像刀割。当时大部队定在凌晨5点动身上山，
宣传队必须提前到险要处搭宣传棚。王新兰她
们刚走到山脚，就感到雪山的厉害，地下的雪
冻得硬邦邦的，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
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十分困难。
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
动，红军战士都很感动，用力向上爬。十一师
过去了，十二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
僵了，陈锡联带队走上去，爱怜地摸着王新兰
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
走，这里不能呆得过久。”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四两个方面军胜
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
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草鞋、羊毛什
么的。王新兰回忆说，当时到处热气腾腾，空
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
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部队在懋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筹到
多少粮食。8月上旬，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率领
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茫茫草地，已经多少个世纪没有踩过人的
足迹。一群红军战士走进来，一曲人类求生存

的颂歌在无垠的草地上奏响了。王新兰背着一
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
跟着前边的同志，走进了草地。

到了草地，王新兰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
白天吃野草，晚上没觉睡。“因为都是水，一
块干地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
双草鞋，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就坐着，大家背
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草地的夜似乎很长，王新兰她们又冷又
饿。指导员到附近找来些枯草，生起一把火，
领着她们搓手、跺脚、唱歌。歌声驱散了寒
夜，迎来了黎明。王新兰回忆说：“当时，整
天饿得发慌，有时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
直冒金花。”

一天、两天、三天……她们在草地上走啊
走啊，前方终于出现了树木，草地走到了尽
头。王新兰抑制不住泪水，与同伴们紧紧地拥
抱在一起。回望草地，已经有多少战友倒下
了，留在了草地上。如今，王新兰说：“过雪
山草地，印象最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那是
在整个长征的两年历程当中，最艰难最苦的，
而且是挑战极限——— 生存极限。”

刚走出草地，张国焘公开和党中央搞分
裂，下令红四军过草地南下。9月中旬，王新兰
跟着部队二过草地。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
上部队刚过一次草地，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
茫茫草地，似乎没有尽头，路旁不断增添新隆
起的坟头。王新兰和几个小队员谁也不说话，
她们闷闷不乐地跟着部队走，心里的疑问越来
越大：“为什么不跟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过
草地南下？”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走到草地边缘时，战
士们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终于又走出了
草地……

11月中旬，红四军在百丈地区与国民党军
十数旅激战，毙伤其1 . 5万余人，但因自身伤亡
过重，众寡悬殊，撤出百丈，被迫转入守势。
而今，王新兰说，上边叫怎么走就怎么走，直
到南下碰壁，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时，才真
正知道是路线上出了问题。参加了百丈之役战
场救护的王新兰说，此前，她还没有看见过那
么惨烈的战斗：红军和川军相互扭结在一起，
用手撕、用嘴咬，到处是死人，尸体摞在一
起，纵横错列，触目惊心。王新兰和宣传队的
同志一次次冲进硝烟里，把一批又一批伤员抬
下来，“在百丈激战的7天7夜里，宣传队的工
作特别艰难。经过百丈这一战，我觉得自己一
下子长大了”。

百丈一役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开始。当时，
红四方面军大部集中在夹金山以南的天全、宝
兴、芦山一带休整、集训。由于王新兰在火线救护
和宣传中的突出表现，这年11月，她光荣加入了
共青团，成为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团员。

王新兰参加的集训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薛
岳部纠集10个团配合川军向天全压来，王新兰
她们奉命连夜赶回部队。敌人进攻暂时被击退
后，红军被迫撤出了川西，由丹巴西进。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
多山等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炉霍、瞻化、
甘孜一带。此时，全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
4万人。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在官兵中蔓延……

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
齐集甘孜。会师那天，洪学智组织宣传队敲锣
打鼓列队欢迎，王新兰第一次看到了闻名已久
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由于朱德、任弼
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
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就这样，王新兰随红四军第三次走入草
地。王新兰说：“第三次过草地是最艰苦的一
次，走到草地时，部队带的粮食都快吃光了。
经过前两次草地行军，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
根也都挖光了。进入草地不久，不少人已饿得
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走着走着就看到前边一个
同志倒下了……”

采访时，当记者说“您是徒步走完长征全
程的年龄最小的女红军”时，王新兰笑了笑：
“当时我的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
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别人走
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一名不到11岁的女“红军娃”迈着稚嫩的小腿，行走在望不到头的队伍
里。她就是开国上将萧华的夫人、兰州军区后勤部原副政委王新兰。她回忆说：“当时我的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一步，
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

王新兰：“跑”在万里征途上
□ 余玮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1940年夏，王新兰与萧华在山东滨
海区朱樊村。

王新兰认真审看本稿。

92岁津巴布韦总统
笑斥去世传言

世界上最年长的国家元
首——— 92岁津巴布韦总统罗
伯特·穆加贝9月3日笑斥关
于自己健康的传言，称自己
“死后又活了过来”。早先
他在一个地区峰会上提早离
开，引发新闻传言称他在飞
往阿联酋迪拜途中去世。

爸爸老年痴呆
女儿与他拍照留念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当
80岁的父亲被送往24小时看
护中心时，两个双胞胎女儿
决定与父亲拍摄一组婚纱
照，以免留下遗憾。“父亲很
有可能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了。为免留下遗憾，决定和父
亲一起拍摄婚纱照留念。”

泰国小姐总决赛
冠军是中医专业学霸

2 0 1 6泰国小姐总冠
军，21岁的Zamjim，目前
她是帕夭大学中文、中医
专业的大三学生。她将获
得超过790万铢(约152万人
民币)的奖品。

小狗给失明伙伴
当眼睛

美国华盛顿一只名叫
甫子的爱斯基摩犬眼睛看
不见。幸运的是它得到小
伙伴博美犬泽恩帮助。两
只小狗形影不离。会一起
游泳，一起在公园玩耍，
晚上会依偎着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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